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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对话对话］］

能救一条性命
的事，你干不干？

器官捐献，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记者记者 白白 云云

在医院众多的病危患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具
有器官捐献的潜在可能。

解决这些潜在捐献者以及家属不同意、不了
解、不信任的问题，搭建起捐献者和受捐者之间的
桥梁工作的，就是全省活跃在一线的50多名人体
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
着怎样的思考？

为此，记者分别对话了石家庄市红十字会业
务部副部长翟璘和省三院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
任贵军。

记者：石家庄完成的 36 例器官捐献，您是否
都见证过？

翟璘：差不多吧，坐在我对面桌的同事，刚考下
协调员资格证。在此之前，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只有我
一个人有协调员资格证，有时候外地的患者突然要
进行捐献，当地的协调员赶不过来，也是我见证。

记者：目睹了这么多的捐献者，尤其是还要见
证手术摘取器官的过程，是否有心理障碍？

翟璘：没有。这是我的工作，要保证每一个捐
献者都能按照约定完成捐献。接触的志愿者和家
属越多，越会被他们的精神所感染，当你把捐献器
官的过程看得神圣起来，就不会感觉到害怕，有的
只是敬佩。

记者：从目前的统计来看，捐献者的身份和捐
献意愿有没有关系？

翟璘：大家可能觉得学历和捐献者多少有关，
其实没有。学历并不高的捐献者我们也有几例，从
户籍上看，农村的也不少。而且很多捐献者家属，
说不上什么大道理，反而，无声的支持和质朴的话
语更让人感动。

记者：会把这种感动体现到对捐献者家属的
安抚和照顾上吗？

翟璘：会的。我们还会监督医护人员对捐献者
的遗容进行恢复，如果家属有丧葬事宜需要帮忙，
我也会到场。我曾参加过两位捐献者的追悼会。另
外，省红十字会还根据《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
法》对捐献者家庭实施人道救助。

记者：有家庭弃领吗？
翟璘：有，石家庄 1 例。据我所知，河北省有 2

例。他们的想法很纯洁。
记者：协调员的工作是不是不好干？
任贵军：这么说吧，以前我是外科医生，是受

人尊重的主治大夫，现在这活儿反过来了，几乎是
求着患者家属捐献有价值的患者器官。

记者：当初为什么同意到这里来工作？
任贵军：首先是总得有人干，其次，我是肝胆科

医生。以前，每年我所在的科室都有十来位病人等
肝源，肾脏还能通过透析维持，肝脏移植的等待周期
短，等不及。作为医生，看病人等死，心理负担太重。

记者：刚才你也说到，有的家属会反应激烈，
这种时候你怎么调节？

任贵军：没法调节。我们干的这个活儿，协调
成功了，家属因亲人离世心情沉重。协调不成，家
属和你急，心情也是沉重。

记者：经常面对这样的场面，心理不会受到影
响吗？

任贵军：我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和氛围都会影
响自己的心理，太沉重了，可能会抑郁，这就需要
我们协调员在工作中及时调整自我心态。

记者：精神状态这样，劳动强度呢？能不能介
绍下某一天您的工作状态？

任贵军：昨天我刚出差回来。石家庄到张家
口，刚回到石家庄，又去衡水等地。

有的是去讲课，有的是刚到一个地方，突然接
到电话，说有潜在的捐献患者，就要赶过去。

记者：不管什么时间也要赶过去？
任贵军：不管什么时间。半夜接到电话也得马

上走，到晚了，器官就不能用了。说起来挺不好意思，
这肯定是我不对，为了赶时间，去年超速罚了41分。

记者：赶不上的怎么办？
任贵军：没办法。有一次清河一个潜在捐献

者，生命垂危，我还在高速上就接到那边医生的电
话，说人走了。

记者：这种时候会遗憾吗？
任贵军：特别遗憾。其实你说，我们能得到什

么？受捐者可能都不会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说协
调员要发扬的红十字精神就是人道、博爱、奉献，
可能有点空，但实际上，谁还没个追求。能救一条
性命的事，有机会，你干不干？

记者：您是否是器官捐献志愿者？
任贵军：早就是了。

采访/记者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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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悲欣交集的过程。

悲痛的是，一条生命难以挽留的逝

去；欣慰的是，另一条生命将因逝者捐献

的器官获得生的机会。

2013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体器官捐

献管理中心批准了河北等 6 个省份开展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截至 2017 年 7 月，

我省累计捐献器官 57 例，57 名捐献者

无偿捐赠了170个人体大器官。

石家庄退休职工孙萍是捐献者之

一。她于今年 7 月 29 日离世，捐献了两

个肾脏和一对角膜。

这个过程，同样充满了悲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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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

8 月 12 日傍晚，省水利工程局家
属楼。

房门打开，胡子拉碴的陈元，转身陷
在旧沙发里。这栋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
如今只剩下他了。

回想母亲离世后的第一个傍晚，陈
元说，他送走了前来帮忙的亲朋，一个人
在房间收拾母亲的衣物，天色慢慢暗下
来，打开灯，“突然觉得很空，突然意识
到，妈妈是真的走了。从此以后，这世上
就剩我一个了。”

7月29日，57岁的母亲孙萍离世。在
这前后，25 岁的陈元度过了一段艰难的
时间。这段艰难，从激烈反对母亲捐献器
官到协助母亲办理捐献手续，历经1年。

2015年10月2日，55岁的孙萍因晕
倒送医。经查，她患有脑胶质瘤，难根治
易复发。

当年 11 月，孙萍第一次手术出院。
她把陈元叫到跟前，平静地说，打算走后
把器官捐献了。

母亲的话让陈元甚至有点恼怒。他
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尽管他
从医生那里得知，母亲康复的可能性很
小。但情感上，他很难接受母亲的选择。

传统观念的障碍，直系亲属的反对，
是目前人体器官捐献面临的主要障碍。

根据国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公
民生前未明确反对，死亡后，其配偶、成
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
捐献器官，捐献流程才能启动。公民本人
有书面意愿捐献的，其后仍有权撤销，而
且在其死亡后，其直系亲属不同意捐献
的，也不能捐献。

在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眼里，孙萍是
非常合适的潜在捐献者：脑部疾病，不影
响大器官功能和质量，个人有捐献意愿。

2010 年 3 月，随着我国正式启动人
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这一职业随之产生。类似孙萍这样
的潜在人体器官捐献者及家属，会成为
其工作对象。

任贵军就是全省50多名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中的一个。他原是河北医科大学
第三医院肝胆科的一名副主任医师，现在
是河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中的一员、
省三院器官捐献办公室负责人。

协调员大部分时间是在工作区域内
的各级医院做协调和沟通工作，对象是
脑外伤、脑出血、脑肿瘤等造成深度昏迷
或脑死亡，死亡无法避免且人体器官不
受影响的患者及家属。

和当医生时得到的尊重不同，改换
身份后的任贵军面对的大多是拒绝，偶
尔还会遇到患者家属的推搡。

河北省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牛志
强介绍，在全省 57 例器官捐献案例中，
仅有几例捐献者家属同意接受采访。“这
可能也源自患者家属对器官捐献工作的

不了解，所以有不理解。”石家庄市红十
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翟璘认为。

翟 璘 也 是 一 名 人 体 器 官 捐 献 协
调员。

这些协调员还肩负着一项职责——
宣传，到基层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宣传
人体器官捐献的政策，以及潜在捐献者
的发现与沟通。

孙萍早有捐献器官的想法。
2015年12月，陈元的父亲在脑出血

昏迷了 10 个月后离世。孙萍就多次念
叨，没来得及捐献老伴的器官，烧了也就
是一把灰。他们当时不知道和谁联系。

通常的捐献过程是，一线接诊医生
发现潜在捐献者病例，会和家属简单沟
通，家属有意向后，由协调员介入进一步
工作。也正是他们的推动，才有了孙萍看
到器官捐献的介绍，并主动提出捐献。

河北省红十字会业务部副部长王燕
京介绍，近两年，到省红十字会咨询捐献
器官的人明显增多。最近还有一名 60 多
岁的老人前来咨询，并填写了捐献角膜、
器官和遗体的三份登记表。

他决定尊重母亲的心愿

今年4月初，孙萍脑部肿瘤复发。
陈元眼睁睁看着母亲从行动自如到

生活不能自理。主治医生告知他，母亲头
部的肿瘤再次长大到 1 厘米，已经不具
备再做手术的条件和价值。

死 亡 即 将 来 临 ，这 一 点 ，孙 萍 很
清楚。

陈元越发感到一种恐惧。失去父亲
后，他怕母亲也要离去。

孙萍陷入深度昏迷前，陈元每天想
的都是如何让母亲的剩余时间，过得好
一点。他甚至没有注意母亲说过，“说不
定有人能用上我捐的器官，那样别人家
的孩子就不会像我的孩子一样没有爸
妈。”

陈元想不起那段时间的细节。母亲
生病前他就一直负责买菜做饭，母亲再
病后，他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希望母亲
吃得下的时候多吃一点。

进入 5 月，孙萍时时陷入昏迷，一次
清醒后，陈元凑过去问想吃点什么，孙
萍却挣扎着说：“我不行了，我要捐器
官。”

那一刻，陈元突然理解了母亲。他想
的一直都是自己，母亲想的却都是别人。
他决定尊重母亲的心愿。

在担任肝胆科医生期间，任贵军见
多了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满怀期望却走
向绝望。他的一个朋友，40 多岁患有肝
衰，在等待肝源的过程中，不到半个月人
就没了。

像孙萍这样，生前有明确捐献意愿，
并自行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的捐献者，

少之又少。
这样的生前主动捐献者，总是让工

作人员肃然起敬。
翟璘说，他曾准备给一名 27 岁脑外

伤患者的家属做协调工作。当时，自己准
备了一肚子的政策，谁知，还没开口，家
属却主动提出，能救人，捐了吧。让翟璘
动容的是，捐献者是一名独子。

截至 2016 年，官方公开的数字显
示，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率为百万分之
2.98。目前，以省三院肝胆科的实际病患
需求，器官的供需比为1：30，多数患者可
能在等待中失去生的机会。

5 月，在病床上，孙萍签字同意死后
捐献一对角膜、一个肝脏和两个肾脏。但
完成这个捐献，还要评估捐献者的器官
质量。

不是所有的捐献意愿都能实现。
当孙萍签字后，捐献信息会录入人

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一旦达到
待捐状态，由捐献者所在的医院进行医
学检查和评估。

但对捐献者的抢救，并不会因此而
放弃。任贵军经手的案例中，不止一次发
生过捐献患者转院到省三院经过抢救，
恢复了部分功能。其中一个脑出血捐献
者，经抢救后睁开了眼睛。

还有的患者因所患的疾病会对器官
功能造成损伤，也不能捐献。

6月，孙萍转入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
质的省三院，时时陷入昏迷。针对孙萍身
体的各项评估也同步开展。

原则上器官捐献者的年龄不超过60
岁，翟璘介绍，石家庄有一例捐献者62岁，
器官非常健康，但这样的案例相对罕见。

最终，经过人体器官捐献专家组和
临床医生的评估，孙萍的两个肾脏和一
对角膜具有捐献条件。

很多人不愿意捐，少数捐献者可能
不具备捐献的条件，这就是现实。

河北省累计捐献器官 57 例，捐献了
170 个大器官。其中石家庄市完成了 36
例，捐献了108个人体大器官，供给了97
个患者。

57 条生命在面对无可回避的死亡
时，用余温，擦亮了170盏素不相识的灯。

暗下去的是长度，亮
起来的是宽度

7 月末，孙萍的情况越发恶化，有时
候会认不出亲人，肢体也出现偏瘫。孙萍
因陷入昏迷被转入 ICU，她的世界只剩
了一起一伏的呼吸机。

尽管知道死亡离母亲很近了，陈元
还是希望这一天来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7 月 28 日下午，陈元刚从医院回到
家，他害怕的电话来了。医生通知他，母
亲的情况不是很好，开始准备器官捐献。

截止到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孙萍即

将捐献的器官到底捐给谁。
这是决定器官捐献社会信任度至关

重要的一环。对于陈元来说，母亲捐献的
器官要公平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里，
这才不违背捐献者的初衷。

此前，中国青年网社会调查中心对4
万多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中，有 61.8%
的受访者填写因“不信任捐献体系”而不
愿意捐献器官。

其实，我国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法律
规定，来约束和完善移植和分配人体
器官。

2013年9月1日实施的《人体捐献器
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要求，所
有器官获取组织必须将获取的器官通过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进行分配。

任贵军介绍，每一个捐献者的捐献
信息都会上传至该系统，本着本区域优
先原则，参照年龄、紧急程度等原则进行
自动分配。

根据卫生部官网信息，全国具有人
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 100 多家，河北
共 3 家，分别是省二院、省三院、解放军
281 医院，其中省三院可以进行肝脏移
植，省二院可以进行肾脏和心脏移植，
281医院可进行肾脏移植。

对于陈元来说，他即将面对另一个
选择：是要确保捐献的器官质量完成母
亲心愿，还是继续用药延长亲人的生命。
他必须选。

目前国际医学界界定死亡分两种，
脑死亡和心死亡。

孙萍此时只能借助呼吸机维持生
命，省三院医院专家组根据相关指标判
断其已进入心死亡状态，可以启动捐献
程序。这就需要家属签字同意终止治疗
后，由医护人员去除辅助患者维持生命
的呼吸机。

陈元不愿意回忆那一晚。
斟酌许久，他把目光移向窗外：如果

抢救，要打肾上腺素，并不能改变孙萍因
脑部肿瘤进入弥留状态的结果，但会破
坏肾脏功能，孙萍的心愿就不能实现了。

没 有 人 知 道 陈 元 这 一 夜 经 历 了
什么。

7月28日晚，陈元在放弃治疗决定书
上签字。陈元没有说，但目睹这一切的翟
璘描述，母子离别的时候，陈元非常悲痛，
充分说明了他们母子感情相当好，也可以
看出他做出支持母亲决定的巨大决心。

几乎是同时，一路工作人员正在紧
张地通过血型等关键因素匹配受捐者，
器官摘取后的存活时间有限，所有的工
作必须提早准备。

7 月 29 日 9 时 34 分，孙萍被撤掉了
呼吸机。14 分钟后，这位 57 岁的捐献者
悄然离世。

等候在一旁的医护人员其实做好了
两手准备。如果 30 分钟内孙萍有生命迹
象，马上开展抢救。相反，则是摘取孙萍
捐赠的器官。

翟璘和任贵军作为协调员的另一个
工作内容，要在手术室完成：见证器官获
取的整个过程，以保证捐献者的意愿得
到准确执行。

这一个多小时，陈元一直坐在手术
室外楼道的水泥地上。

11 时左右，他看到一个人从手术室
出来，拉着一只蓝白相间的小箱子，匆匆
离去。仿佛有滚轮在地上发出摩擦的声
音。他一动不动，死死盯着那个箱子，直
至消失。那里装有母亲的两只肾脏，将远
赴山西分别移植到两个陌生的身体里。

陈元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知道母亲
的生命截出了一小段光，暗下去的是长
度，亮起来的是宽度。

◀孙萍亲自签字同意
捐献器官。

本版图片均由崔靖摄

陈元手机里至陈元手机里至
今仍保留着母亲生今仍保留着母亲生
前和自己的合影前和自己的合影。。

陈元和母亲孙萍做最后的告别陈元和母亲孙萍做最后的告别。。


